
■ 刘 亭 /文

关于今后一个时期长三角的高质量发

展，我想集中讲一个“共建数字长三角”的问

题。这个问题，既牵涉到长三角的一体化发

展，也牵涉到长三角的高质量发展。

总的来说，长三角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千头万绪。但是大的取向，高度抽象以后其

实就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力，最重要

的就是数字化。就我个人的偏好，更愿意称

之为“数智化”：前面的“数”，特指数字信息

科技；后面的“智”，特指它在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各个领域广泛而深刻的赋能及增值

应用，或者叫智能化、智慧化的应用。前后各

取一个字，合起来就叫“数智化”。

现在总在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

谓的“大变”，主要是指什么？大家一会儿讲

中美竞争，一会儿讲俄乌战争；一会讲世纪

疫情，一会儿又讲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那么，其中最要害的、最根本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是谁能够创造出更高水平的

劳动生产率。这话是列宁讲的，也是最近马

斯克提及的。最终怎么才能解决问题？那就

是你要比别人强，然后来宽恕人家。你不比

别人强，却要解决因他而产生的问题，恐怕

一多半都是白扯。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最后

“强中更有强中手”，就强在人类进入信息

社会以后，你的适应能力、应对能力、竞争

能力，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水平。在我来看，

一切的一切，都聚焦在数字化的发展能力

及水平之上。

所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最

根本的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当

中，你的数智化竞争力要比美国强。一看 5G
技术让华为领先，美国就慌了。所以他要搞

科技封锁，要搞“脱钩”和“去风险”，也不惜

以一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之力，来围堵和打

压华为。长三角、粤港澳或者京津冀，是最有

能力代表国家来参与国际竞争的。拿什么东

西去跟别人竞争？那就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数智化水平要“高人一头”，这是生

产力方面的一个基本取向。

第二个取向就是生产关系。我个人的观

点，就是要把现在搞的“半拉子市场化”，真

正搞到头、搞到位，搞成现代的市场经济，搞

成“法治的市场经济”，搞成党的二十大说的

“高水平的市场体系”。市场化的水平越高，

对生产力的解放、保护或者调动市场主体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等方面的制度环境就越好、

越有竞争力。我们长三角未来一个时期的发

展，大的就是这两个取向：生产力方面，数智

化要走到前面去；生产关系方面，现代市场

经济要走到前面去。比全中国，比全世界，都

要走在前。长三角一体化是什么意思？大家

都要拎清楚：这里面的“体”，是体制的“体”，

要让市场化的体制能够在长三角这块空间

范围内，走得通、走得顺、走得高效。

刚刚杭州亚运会闭幕了，各方面的评价

都还可以。冲击力比较大、比较惊艳的，就是

数字信息科技在整个体育竞技、办赛办会过

程中的广泛应用，没出什么大的差错，又比

较吸引眼球。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开幕式，

随后考察浙江，第一条就要求浙江“要在以

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李

强总理参加了闭幕式，也去调研了一些企

业，他强调要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在

加快数字化转型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塑造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竞争的新优势、

发展的新动能。实际上，这不仅是对杭州讲

的，也不仅是对亚运会和浙江讲的，触及长

三角这一国家寄予高要求的地区，同样给出

了发展上的方向性意见。尽管他讲的中心命

题是“数字化转型”，但我觉得跟中央一向提

出的“数字化发展”是高度一致的。

数字化发展要追溯起来，是在 2020年
底，党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十四

五”规划编制工作的《建议》中提出来的。全

文 60条，第 15条的标题是“加快数字化发
展”。这就把“数字化发展”作为一个单独的

命题提出来了。根据中央的《建议》，次年，在

两会上审议通过的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

《纲要》中单独成篇，题目叫作《加快数字化

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在此篇下面还有四

章：第一是“数字经济”，二是“数字社会”，三

是“数字政府”，四是“数字生态”，把全方位

的数字化发展都概括进去了。

当然，过去在讲到发展时，我是有这么

一套词的。首先是中央要求“科学发展”。但

科学发展天上掉不下来，地里也长不出来，

它只能从我们习以为常、轻车熟路的，也可

以说是已经形成某种路径依赖的传统发展

模式转型而来。没有转型，科学发展就实现

不了，只能停留在美好的空想主义。所以要

做到科学发展，首先就要做到“转型发展”。

李强总理现在强调“数字化转型”，其实就是

要以转型促发展。反过来说，要做到数字化

发展，就得首先做到数字化转型。

但是转型如果要转得起来，还能够转得

到位，那要靠什么？就要靠数字化创新。所以

说，科学、转型和创新这“三个发展”，是一个

连环套，是一个逻辑闭环。要想达成口号式

的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就得老老

实实地抓转型、抓创新，以创新发展促转型

发展，以转型发展促科学发展。

这里我提一条中心建议，下一步长三角

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要找一个突破口，要

找一个结合点，既是一体化，又是高质量，那

就是在中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第五章第二节指出的：“共同打造数字长三

角”。《纲要》里展开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是

“协同建设新一代的信息基础设施”，也就是

“新基建”；第二层是“共同推动重点领域的

智慧应用”；第三层点到我们的实体经济、制

造业、工业，要“合力建设长三角工业互联

网”。我觉得可以从这些角度中得到一些重

要启示，但也不一定就拘泥于规划当中讲的

这三个层面。

那么，为什么要把数字化转型、数字化

发展，共同建设数字长三角，作为下一步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这里面有个

问题需要再认识：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数

字经济的比重和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

区实现现代化的天然尺度。

过去讲现代化，也有一些比较硬性的、

结构性的指标来体现。譬如说看三次产业的

结构，你是三二一，还是二三一，甚至是一二

三，但那是最不发达的结构水平。当然我们

现在也不是简单地照搬原来的三次产业，有

一些实际上已经“穿透”了传统的一二三产

业之分，互相融合在一起，讲不太清了，需要

有新的分析方法。譬如说数字经济，这个就

复杂一些了。

另一个结构性指标是人口和社会。你的

城市化率有多高？总不至于农民还占大多

数，就说已经实现现代化了。这样讲出去，是

要贻笑大方的。而我们现在已经大半个身

子，是从工业社会进入到信息社会了。在这

种情况下，长三角作为全国率先发展的地

区，就要看数字经济在整个地区生产总值中

的结构比例了，这更是当下衡量现代化发展

程度和水平的重要结构性指标。

浙江去年实现了 7.7万亿元的 GDP，在
这个经济总量当中，能够戴上数字经济这顶

“红帽子”的比重，到底是多少？从有关方面

得到的数据，已然占 50.6%，相当于超过“半
壁江山”，达到“绝对控股”了，这当然是一个

历史性的跃迁。国家统计局出了相关指标测

算的方法，但以后总是没见到结果。所以现

在一般还是看信通院的数据，也有可能是我

孤陋寡闻没有掌握。那么再看看浙江省到

2025年、“十四五”期末时，预期达到的占比
是多少？是 60%。能不能实现？很难，很艰
巨。当然，这个指标并非什么约束性的，能不

能实现“两说”。即便达不到，也不会追究谁

的责任，摘去谁的“顶戴花翎”，无非是个发

展导向。

但长三角如果要打造全国领先的创新

高地，倘若数字经济占比还不如其他省市，

又该怎么起这个作用？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

需要引起长三角三省一市的重视。不光是浙

江省，浙江本身也有一个认识再提高的过

程。这件事情提出来以后，只有在长三角地

区书记、省市长参加的高层次会议上形成共

识，才能谈得到形成相关的工作布局，最终

全面提升整体的竞争力。

当然，这里面还要对数字经济这个新经

济形态进行“洗脑”：不要只把“数字产业化”

看成是数字经济，而没有理解“产业数字化”

也是正宗的数字经济。有人认为，我们是搞

实体经济的，这是国家发展的根基，再搞那

些虚头八脑的数字经济干什么？这种“只见

其一、不见其二”的认知很片面，也很幼稚。

个别企业主这么看也就罢了，但实际上连很

多的领导也没搞明白。成天就知道喊“数字

经济”这几个连小学生都认识的汉字，但里

面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还没有想清楚。而“以

其昏昏，使人昭昭”，那也是不行的。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叫作“促进数字经

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个说法也很

容易引起理解上的歧义。数字经济，尤其是

“产业数字化”这一部分，百分百就是实体

经济，何来两者的“深度融合”之说。十九大

报告的表述是确切的，它说的是推动以“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三个词十个字为

代表的数字信息科技，要去“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这就是广泛而深刻地应用数字信

息科技，用以赋能和增值我们过去传统的

实体经济，同时将其转型提升为一种“新实

体经济”。

所谓“新”，就新在它换上了数字化的

运筹、检测和管控系统，插上了数字化的翅

膀。事实上，只有成功进行了数字化的“换

头术改造”，你的加工制造才能够进入到低

消耗、低污染、高效率、高产出的新境界。像

特斯拉的上海工厂那样的制造，才是我们

所需要的智能制造、新实体经济。我们的工

业包括整个一二三产业如果不完成这个数

字化的转型，怎么跟得上时代的发展，更遑

论要在新科技的竞争中胜出了。所以，这回

李强总理来就强调，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

型要到位，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新实体经

济”。

另外就是数字社会。现在我们的社会治

理虽有很大的进步，但还是问题不少。中央

已经成立了社工部，紧接着各级党组织都要

健全这一架构。社工部是抓什么的？除了信

访，社会组织的党建，还有就是基层治理。从

疫情防控这几年来看，很多事情到最后都是

“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基础不牢”，会

“地动山摇”。袁家军书记原来在浙江抓的未

来社区，顶层设计中有一个三维价值坐标，

除了人本化、生态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

价值取向是数字化，也就是智能化。

未来社区又可以叫现代社区，是数字社

会的基础建设。数字社会之外，更重要的是

数字政府。广义的政府，是经济社会治理的

枢纽和平台。传统政府向现代政府转型，基

础的一条仍然是治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建

设数字政府的方向要坚持，但推进中也得讲

究路径和方法，防止简单泛化和形式主义。

如果数字化的投入持续很多，结果机构编制

经费还在不断增加，这就有点南辕北辙、适

得其反了。说一件事重要，就要相应设立部

委办局，这其实也是一种泛行政化的思维。

长三角一体化如果都按这种行政化思维去

搞是不行的。现在的上层建筑太庞大了，经

济基础有点不堪重负，方方面面也内卷得厉

害。本来是想解决问题，结果却引发了更多

的问题。数字政府的一大目的是提供更多更

好的便民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数

字鸿沟怎么应对？也不能“一刀切”，要有相

应的扶助和救济措施。

总的来说，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

府这些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既涉及到

经济上高质量发展的竞争力，又涉及到社会

的稳定和运行的高效，是件长三角地区有基

础做、值得做而且应当率先探索做好的一项

工作。今后一个时期，长三角三省一市的一

体化发展主要抓什么？我建议把这件事摆在

优先位置，举全地区之力突出地抓好它。有

了上下一致、左右齐心“共建数字长三角”这

一奋斗目标，要想在全国率先打造跨行政区

域的数字化发展联合体，在有关的共识达

成、产权确认、运行规则等一整套的制度安

排和工作方案，以及相应的创新应用等方面

也都得着力去抓。毛泽东同志过去说学马

列，“坚持数年，必有好处”；对此，我们也要

有战略的耐心和行动的韧性。我相信，未来

若干年后国家的竞争力，还是要靠那些数字

化转型和发展的先行地区来带动。

（作者系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首席专

家、学术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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